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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工程，往往

是由无数普通人用血汗

堆砌起来的。”听到这话，

正是春季，细雨飞舞的下

午。 这天，我们拜访了任

富平。任富平是甘肃省书

协、作协会员，爱好广泛，

兴趣众多， 待人真诚热

情。 他曾有段难忘的经

历，可作为一个时代的最

佳注脚。

任富平，16� 岁进入

兰州水泵厂，成为一名非

常普通的工人。 到 1979

年时，经过十余年打磨的

他，不仅掌握了车钳铆焊

诸多工种的技能，还在工

人中享有一定的威望，成

为生产骨干分子。

1979 年， 对中国大

地来说，改革开放刚刚开

始， 经济建设正在加速

中。 也就在这一年，兰州

市进行四年的一项重大

市政建设工程———城关

黄河大桥，进入了最后的

冲刺阶段。兰州城关黄河

大桥，原本被人们称为兰

州黄河大桥。 在当时，它

是黄河铁桥下游的第二

座桥梁。 这些年，黄河上

的桥多了，为了便于区别

命名各个桥梁，人们才给

它加了定语“城关”。这座

大桥， 始建于 1975 年，

建成于 1979 年， 桥长

304.1 米，是沟通城关区

南北两岸的主通道，按照

计划， 这座大桥将在

1979 年的国庆节前建成

通车。

按理说，水泵厂的技

工和修建黄河大桥应该

没有什么交集。 谁知，意

料之外的事情却发生了。

不仅使任富平同他的工

友们和黄河大桥的修建

有了交集，还在大桥上留

下了他们的血汗。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呢？ 今天，就让我们聆听

任富平讲述的他记忆中

与黄河大桥的一段缘分。

最难挑战，

确保严丝合缝，钢铸件交工了

有些事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我从来没想

过， 能为黄河大桥的修建出把力， 这隔着行

呢。 谁知，事情就是这么巧。 一个特殊的任务

就落到了我们车间。

大约是 1978年春夏之交，具体时间有些

模糊了。当时，我是兰州水泵厂装配车间一班

的班长，正是生产一线的主力。厂里接了一个

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还处在半保密状态。不

过，工友们之间都在传，要为修建中的黄河大

桥加工一种特殊的构件。

我是一班班长， 对这些事并不是特别在

意。 不管啥时候，有了任务干活就行了。 但是

内心深处，也希望能够为修建黄河大桥出力。

过了几天，传说变成了现实。 传来的消息说，

任务安排大批在我们车间。

那时，特别讲究下级服从上级，既然任务

到我们车间，那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无论多

难的任务都得完成。说实话，我对工友们的技

术实力是非常相信的。材料没有拉来之前，我

还想问题不大。

等真正看到东西后， 吸了口凉气。 啥东

西？ 铸钢的家伙。

铸钢是重型机械和大工程中用于制造承

受大负荷的零件，比如铁道上摇枕、侧架、车

轮等都是铸钢。 拉来的这些东西，比较大，我

记着，将近一米长，从侧面看，上小下大两个

正方形摞在一起。

一看图纸就明白了个大概，我们估摸着，

这是桥上链接桥墩和桥板之间的构件。 这种

铸钢构件，放在桥墩上方，然后将桥板卡在上

面，这样过往的汽车、地震灾害等，传到桥上

的力量，就有了缓冲。

看见近一米长的铸钢，

我吸了口冷气

36件铸钢，

蚂蚁啃骨头，一点点剔

车间里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自然，是

全班动员，全车间动员。开展劳动竞赛，这是那

个时代的特色。

不过，这种劳动竞赛，也的确能带动大家

的积极性。分配工作时不分男女，一人一件。可

是，到了真正干活时，差距就体现出来了。这种

活，看似技术上要求不高，但实际操作中，对基

本功的要求非常严。

錾子必须是两头尖的，尤其是受榔头打击

的一头，要做得尖一些，这样，榔头敲到上面，

才能保证有较大力量，剔下一块块铸钢。 如何

保证足够的力量呢？ 按行里的话说，就是要抡

开膀子，榔头抡起来，要带着风声，这样才能够

产生最大的打击力量。 可是，抡开的榔头是不

是就能准确地落在錾子上这就要看两点：胆大

心细。胆大，不能畏手畏脚；心细，錾子拿得稳。

这样，榔头才能准确落在錾子上。

挨砸是必然的。 这和技术没有太大关系，

和概率有关。抡圆的榔头，砸到手上，轻则手背

青紫，重则皮破血流。有时，血珠就滴到了铸钢

件上，然后又被我们用錾子铲掉了。

很快，大家就找到些窍门。 女工体力明显

不如男工，用錾子剔去大棱角的活，基本上就

指望男工了，而到了打磨时，女工则占据了优

势。 每一个铸件都是相互合作，相互相互帮忙

中完成的。真如一句话说的，男女搭配，干活不

累。

民间说，铁匠短了一锤，木匠短了死贼。在

传统手工艺中，材料计算不好，尺寸不够，铁匠

的办法是几榔头，敲打加长。 而木匠就没有办

法。

可我们这次接到的活，一旦短了，却是无

法延长的。 唯恐有些人用力过猛，錾子剔下去

一个坑，就无法恢复了。因而，对尺寸卡得非常

严。 先在铸件上画线，工人严格地在线内操作

施工。 同时，制作了卡板。

啥是卡板呢？ 所谓卡板就是按照图纸要

求，用三合板制作出铸件最后成型的标准。 加

工中按照卡板所给出的弧形施工。 时刻观察，

时刻注意。 等按线剔完就进行第二步，用钢锉

锉，难度依旧不小。 锉东西，讲究受力均匀，

我们一般是站着锉的， 要求腰部出力，带

动锉刀，平稳向前。 这样锉出的东西平整。

可是，这大家伙，架不到工作台上，只能蹲

着锉。尤其是弧形需要滚刀锉。这就很费力。同

时一边锉，一边要用卡板测量，直到严丝合缝

时，才能算结束。

最后是细锉，拉花子，就是把锉刀留下的

纹路磨平，将铸件表面打磨得锃明瓦亮，能照

见人影为标准。 这一个月下来，大家基本功突

飞猛进。尽管很辛苦，但大家的热情很高，能为

建桥出把力，也是我们的骄傲啊！ 铸件验收结

束，那天大家都很平静，有些如释重负。

现在每次走过城关黄河大桥，我总想起哪

一个月的突击。 尽管我们没有亲自参与架桥，

但那桥上，也有我们的血汗。

如今年代久远， 这段记忆有些模糊了，当

年的工友们也忘得差不多了，我去大桥下看到

了钢构件，并不是我们加工的那种形状，很是

失落，或许它们隐藏在桥墩中。 我也期待更多

知情人和我一起回忆这段往事。

我与城关黄河大桥的缘分

正在修建中的黄河大桥，我们都知道，而

且还到现场看过。 能为黄河大桥的建设出力，

是我们的荣耀。 再说，当时兰州水泵厂是市上

企业中技术力量很强大的。 想必，上级部门也

是通过多方比较而定的， 无疑是对我们厂加

工能力的肯定。 兰州水泵厂是解放前三个高

级技工合伙开办的工厂，名叫建西铁工厂。 三

位合伙人都是技艺非常高超的车工、钳工。 因

为有这个传统， 水泵厂工人技术水平普遍比

较高。

面对这些钢家伙， 现代化的加工技术手

段使不上。 按照图纸的要求，我们的任务是将

钢铸件的上部， 也就是小正方体的上面两个

棱角打平，然后加工形成一个圆弧状，以便使

其卡入凹槽中，当震动力量传来，起到减缓冲

击力的作用。 这就形成一种动态链接，既能活

动又不能脱落，真正起到减缓冲击力、保护桥

梁的作用。

说起来简单。 但问题是如何把铸钢打掉？

显然，这么大的东西，上百公斤重，是架不到车

床上的。 咋办？ 只能用人工慢慢剔除。 动员工

友们，先用錾子和榔头，逐渐剔掉多余的钢材，

弄个大体形状，然后再上锉刀，最后用砂纸打

磨。

说干就干，当时，厂里领导让我们在车间

腾出一块地方，36个铸钢构件依次排开。 这段

记忆虽然模糊了，但这个数字记得很清楚。 前

几天，我专门去了黄河大桥，四个桥墩，一个桥

墩上有 6 个钢构件， 再加上两头， 正好是 36

件。

车间里的技术力量几乎都动用了，主力是

我们一班和二班。 按人头分，不论男女，一人一

件。 其实，这个活和我们车间平常所做的活，还

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我们是装配车间，主要

的任务是组装水泵。 虽然在装配过程中，也干

着车钳铆焊这些工作。 但是，要完全靠手工完

成的加工一项大件铸钢的确是个挑战。

怎么办呢？ 只能蚂蚁啃骨头了，一下一下

敲打。

兰州城关黄河大桥

城关黄河大桥桥墩上的钢构件

当年任富平在水泵厂门口留影

任富平向记者展示当年加工用的工具


